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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学方言
孙道荣

    几个小伙子，同时从
北方来上海工作，几年之
后，唯有他，能说一口流利
地道的上海话。

他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娶了个上海姑娘。他与
姑娘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照
理，这个阶段是他学习上
海话的最好时机，然而，除
了几句悄悄话，他对上海
话几乎一窍不通；后来，结
了婚，成了家，你侬我侬，
生活如蜜，这时候，两个人
住在一个屋檐下，
又是情最浓时，他
的上海话该突飞猛
进才是。依然没有，
不但不会说，也听
不大懂，害得双休日到丈
母娘家，一家人为了让他
能听懂，也能参与进来，不
得不集体改说上海普通话
（带上海腔的普通话）。

他是怎么学沪语的？
那天，他抖出了个秘

密，他的上海话，都是在爱
情归于平淡、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凡俗日子中，两个
人渐生龃龉时。简单地说，
就是与她吵架吵出来的。
刚开始，有了小矛盾，

小摩擦，她
只是嘀咕
几 句 ，当
然，说的是
上海话。叽
里咕噜，他听不懂。反正听
不懂，也不当回事。说了没
用，她不干了，用更激烈的
话，更激烈的上海话，带着
委屈、不满、愤怒，稀里哗
啦，排山倒海。他渐渐挡不
住了，不得不用心、集中注
意力去听，边听，边辨别，
边揣摩，边猜测。竟听懂了

一个字，又听清了
一个词，慢慢地，大
致能懂一句话了，
甚至，能模仿着上
海话的音和腔调，

蹦出一个词，或一句话来
回击她。一来二去，这上海
话，渐渐就听懂、会说了。

他深有感触地说，吵
架，无疑是学习方言最快
捷也最有效的途径。

有据为证。吵架时，语
速很快，很多字词，像热锅
里的豆子一样，是蹦跳出
来的，吵架的人，不会顾及
对方有没有听懂、能不能
反应过来，作为吵架的另
一方，你必须全神贯注去

听，才能听
懂一二。吵
架时，所用
的词，所说
的话，往往

快、准、狠，如武林高手对
决，这时，你就得调动所有
的听力细胞，去甄别、挖
掘。此种状态下，要想弄明
白对方说的是什么，除了
尽量多听明白，还得充分
调动你的想象力、判断力、
理解力，去揣摩、意会。
他说，每次吵架，她都

只说上海话，地道、纯正，
为了应对她、迎战她，他不

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弄明
白她的话。不知不觉中，竟
然听懂了，会说了。

当然，他们的感情，并
没因为争吵而出现裂痕，
谁的生活没有一点矛盾和
摩擦？相反，通过适度争
吵，话挑明了，事理顺了，
情反而更浓了。而他，从中
快速掌握了一口地道的上
海话，这算是有趣的意外
收获吧。每次看到他俩手
拉着手，一路用上海方言，
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时，
我们这些外来的男人，都
不禁莞尔，羡煞。

右利·左利·母爱
陈钰鹏

    人和哺乳动物的脑最发达，我
们平时所说的“脑”主要指大脑。
我国古代称脑为“髓海”，由精髓
汇集而成。脊髓与脑相通，“故上至
脑，下至尾骶，皆精髓升降之道
路”（明·李梴《医学入门》）。

大脑有左半脑和右半脑之分，
两个半脑有司职分工，因而左半身
和右半身的行为也就有所不同，最
明显的是右利和左利（即“右撇子”

和“左撇子”）。有人问，一个人写字
用右手，使剪子却用左手，他算左利
还是右利？不妨用一个回答问卷的
办法：在问卷上列出一定数量的用
手操作的问题，比如“你用哪只手写
字？”“你用哪只手敲钉子？”“你用哪
只手梳头？”“你用哪只手握手？”最
后对每个答案打分并汇总，从而确
定该受试者是倾向于哪一侧的。考
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从出土的古人类

所用工具形状就能追认出工具或兵
器的制造者或使用者是右利人还是
左利人。从许许多多的历史资料来
看，我们人类祖先绝大多数是右利
人（通常认为，人类中的 90%是右利
人，左利人只占 10%）。这一
比例几千年来几乎没变化，
且与人种和民族均无关。
细心的人肯定都会发现

另一个现象：当妈妈的女
人，在照管婴幼儿时，不管是右利
人还是左利人，她们都用左手去
做。《诗经·小雅》中有云：“……母兮
鞠我！拊我畜我，生我育我。”这是
一种伟大的母爱，自古以来母子连

心。妈妈无论是带着孩子学步或散
步；抑或将孩子抱在怀里；抑或把心
肝宝贝放进摇篮，都会本能地使用
自己的左手或左臂，这一现象超越
了右利和左利的规矩，因为它直接
和右半脑有关系。英国的女科学家
们对于这种优先用左手操作的行为
给出了如下解释：人的左半身更为
紧密地和右半脑相联系，所以不论
妈妈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事关宝

宝的安危、饥饱、痛痒……
妈妈都会精准地感悟到。
不少心理学家指出，灵

长目动物也有这种情感招致
的左手动作。经对其他许多

动物的研究和分析，发现马匹、海
象、驯鹿、袋鼠以及多种生活在澳
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都有这种情感
使然的动作，用以关心后代成长和
物种的繁衍。

本版编辑∶王瑜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2 2020 年 12月 6日 星期日

/

为
孩
子
储
备
“第
一
桶
金
”

孙
建
军

    在我国，孩子伸手向
父母要钱几乎不用付出任
何代价，父母给孩子零花
钱似乎也天经地义，但当
家长从口袋里掏出钱或在

手机上转账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也应
该给孩子讲讲钱的问题？孩子应该有什
么样的金钱观？钱是如何挣的？该
怎么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富
教育，它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在我国，财富教育普遍被忽

视，一是因为孩子没有钱财来源，
家长认为不必教育，二是或许会
有家长感觉，跟孩子谈钱，是件庸
俗的事。
财富教育的缺失，必然会产

生恶果。厦门华夏学院一名大二
女生陷入“校园贷”；北京某外国
语高校的大学生曾在多个网络借
贷平台借“高利贷”，累计达 13万
余元……大学生有着旺盛的消费
需求，不少大学生因为父母提供
的生活费有限，又无法从银行贷
款，于是，转向了一些非正规渠道
校园贷款……
发病在大学，其实病根还是

在家庭教育。
如今，孩子们的压岁钱和零用钱越

来越多，但他们理财的观念却没有随之
增长。金钱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孩子在
富裕的生活中健康成长，但如果缺乏健
康完善的价值观的指导，它也会对孩子
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金钱没有概念，孩
子往往在花钱上毫无节制，养成了难以
改变的“败金”习惯，严重者，长大后就成
了“啃老族”中的一员。
因此，在教育中增加“富育”很有

必要，这可以教给孩子理财的方法和原

则，让孩子懂得赚钱、花钱、投资、储
蓄与捐赠。在这里，我们把富育、财富
教育、理财教育等统称为财商教育。家
庭教育应从小培养财商，补上财商教育
这一课。这不仅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具
意义的一课，更是为孩子未来发展所储
备的“第一桶金”。

财商与智商、情商通常被称
为现代人必备的“三商”。财商教
育就是建立对待财富的正确态
度，了解财富的运动规律，科学合
理地运用财富实现人生的梦想。
财商教育，是门大学问。用于

家庭教育，我用“取之有道，用之
有度”来概括。
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这个“道”孔子没作说明，但荀
子给出了解释。《荀子·荣辱》篇：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
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
制人，穷者常制于人……”重利之
人即便有所获得，但已经失去信
任，这就是“穷———无路可走”，以
后的路恐怕就走不通了，因为大
家都产生戒心了，这种人接近
你，你会怀疑他的目的，会担心

被利用，会防范被抛弃，故而“穷者常
制于人”。在家庭教育中，收入观最主
要的要让孩子知道财富的来源和财富的
获得，要让孩子知道：付出才有回报；
同等的付出，知识能力积累越强，挣钱
越多。同时，财富积少成多；要重视投
资，但投资有赚有亏。
“用之有度”是更重要的消费观。家

长要让孩子知道支出责任划分和支出的
可承受范围。每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不同，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不能虚
荣，不能盲目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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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旧物，忽然看到一把小木梳。它静静地躲在抽
屉一角，已三十多年了，是窠娘（我家老保姆）的遗物。

从我有记忆始，窠娘的头后就一直挽一个圆髻，
总是整整齐齐的。

她早晨最忙，孩子们要上学，爸妈要上班，她生煤
炉、烧泡饭，倒马桶，忙得团团转。我们不懂事，在被窝
里多赖一分钟也是好的。妈妈起床后赶着去买菜，爸不
会做事，所以，窠娘再忙，也没人帮她，自来水、厨房都
在楼下，只听见她跑上跑下匆匆的脚步声。全家吃了早
饭，饭碗一推，上学的、上班的各自奔出去，留下狼藉的
饭桌，没叠被子的床，窠娘慢慢收拾。

解放初期，妈出去工作了，小妹出
生才几个月，窠娘忙不过来，家里请了
一个小保姆，十五六岁的样子，她不大
会做事，因为家贫没读过书，经人介绍
来我们家。窠娘差她做这个做那个，她
不是打翻碗，就是洗不干净尿布，还弄
得小妹哇哇哭。窠娘很生气，常骂她。
这个年龄，自己还要人照顾，哪会当保
姆，没过几个月，就被窠娘辞退了。有
个“老妈妈”在我们楼里给几家人家洗衣、倒马桶，妈
把全家的衣服包给她洗，这样，窠娘可轻松些。

因为家里人多，那几年，窠娘真的忙，她是家里
总管，除了不买菜。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她又坚持
再不要请小保姆，所以，一天到晚不得空。只有下
午，才有空梳头收拾自己，窠娘总会说这句话：“现在
有空了，让我梳只头。”

她坐在凳子上，有时也站着，用这把梳子反复
梳，不记得她头发长了是否请人剪，反正她的头发总
是那样不短不长，梳顺了，她就照着镜子在脑后挽
髻。髻圆形，小小的，很紧，挽好了插一根短簪，簪
不知道是什么质材，黑色，挺牢，她一直用。然后，
用一小块布（似乎是呢子）蘸点菜籽油（后来油要用票，

吃都不够，她改用水）在头发上抿。梳好的头上没一根
乱发，所有发丝都贴着头皮，干净服帖。

这把梳子她用了几十年，90岁以后，大概手臂弯
不到背后了，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是短发。她仍每
天用这把梳子梳头，有时放水里洗，洗好放在窗口晾。

不记得她怎么洗头，谁给她剪发，只记得她挽发髻
时那种恬适的神情，还有她梳好头照镜子时的笑意。以
前从没注意这把梳子，她去世后，我收拾东西才仔细
地看。梳子做得很精致，薄薄的，小小的，上面的弧
度恰到好处，齿的长短均匀，每根都同样粗细，把梳
子竖起来，齿尖根根都在一个水平线上，都碰到了桌
面。有一根断了，另一根断了大半，其余都完好。梳
子很干净，上面没一丝污垢，闻上去也没有异味。

以前的梳子是手工做的，当时没有机器，每把木梳
由工匠在火里烤成形，用小锯锯出齿，再削薄。是怎样
的匠心才做出用了几十年不坏、拿在手里如一件工艺
品那样精细美观的梳子！窠娘惜物，她过惯了苦日子，
即使一把木梳，她也善待，才给我留下了这份念想。

我用这把木梳梳了头。不记得窠娘是否用它给我
梳过头，但我没给她梳过头，一次也没有，那是肯定
的。梳着，梳着，我没法梳下去了。

沪语歌曲中的城市乡愁
袁贤良

    不知为什么，我对
上海的民歌有点“情有
独钟”的感觉，这或许是
童年记忆耳濡目染的缘
故，或许是土生土长在
上海郊区的缘由。最近
那首《上海谣》的沪语民
歌，带着浓浓的城市气

息和对以往的记忆，优美的旋
律久久萦绕在我耳边……
伴随着旁白“栀子花，白兰

花”“我家在上海，一代又一代”
的琵琶乐曲声起，一股浓浓的
带有上海特色的曲调瞬间把我

带回了风
情万种的
老上海十
里洋场，
继而又带
入了如今瞬息万变的城市现代生
活，上海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鲜
活的画面把我的思维情绪推向了
不同的视角。作曲家侯小声用音
乐语言，细腻地勾勒出了江南风
味，在编曲、演唱的风格上又结合
了流行风，以混搭融合与推进，紧
跟时代的节拍，推陈出新。

有着海派文化魅力和艺术活

力 的 上
海，以往
是亚洲音
乐中心的
“魔都”。

最早的沪语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的《紫竹调———燕燕做
媒》，以及上世纪 80年代两部沪
剧电视剧中的歌曲《为你打开一
扇窗》《金丝鸟在哪里》。如今，沪
语歌特有的腔调和题材，更成了
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我看来，用沪
语歌曲演绎上海地域的文化面
貌，展现上海这座城市不凡的艺

术魅力，也是响亮的名片。吴侬沪
语，温婉旋律，加之贴近生活的歌
词，如今的沪语歌曲正展现着其
独特的艺术功底，老上海们爱听、
爱唱，也让更多的新上海人感受
到了沪语的独特味道和魅力。
“十里洋场大舞台，大饼油条

当早饭……”这是歌词中的新旧
上海特有的生活场景和城
市变化。沪语歌曲，引发了
上海人内心深处的乡愁之
梦。沪语歌曲，必将成为更
多新上海人、小上海人喜
欢上海的理由。

恋恋小马路 吴 越

    我已经走过，心中一
动，又转身折回来，装作是
在找什么东西，手机屏横
握，手指一动，无声地摁下
圆点。“哎，你在干什么
哪！”忽然一个声音从隔壁
一家花店里传出来，差点
把我绊个趔趄。
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

小马路，长五百米不到，宽

呢，要横穿马路大约只需
一秒半。路两旁新式里弄、
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改
建平房混排一体，白色、褐
色、洋灰色、原木色、钢黑
色等色块为主调，雅致和
谐，hold 得住那些临街新
潮店铺的标新立异。马路
是单向行车，人行道也往
往容不下两人并行，但两
行“法国梧桐”（实为三球
悬铃木）粗壮的腰身已然
伫立百年，夏若浣碧流朱，
冬如琥珀烟发，这就把多
少有些旧了破了的小马路
装点得颇有些威仪。它算
是闹中取静，像江河波浪
中的一个微缩岛屿，车流
的喧哗都被延安中路、陕
西南路、茂名南路、淮海中
路引流引走了。但它又绝
不冷僻，往常，街两边挤挤
挨挨的文艺小店、餐饮小
馆、精品小铺，窗明几净，
始终有人气。闲时，我会绕
过来走走，就算不买东西，
逛逛橱窗也能让心情明快
起来。五百米不到的路
段，三步一停，五步一
望，半小时也走不完。

没想到，连着几家店
家都搬空了，橱窗上贴上
了“招租”“转租”。年底原
本就是店面换租的时季，
可这也撤得太干净了。没
有了店，小马路回归了路
的属性，三分钟就走完。

这家曾经的红酒店，
已经连华美吊灯都拆走
了，店门锁着，屋中间一辆
手推车，玻璃窗上只剩四
条隔板，上面排列着几个
样品般的酒瓶子，下面挂
块不甚讲究的白板，手书：
红酒特价，400元 6瓶。不
知过了多久，400的“4”被
修改成了“3”，又不知过了
多久，一张随便裁下来的

纸挡住了刚才那张板的一
半，上面出自同一人的字
迹写着：100元 6瓶。一
来二去，价格跳水了四
倍。我拍下这张照片，想留
作某种纪念，不料被发现
了。说话的是一位正在忙
着给花剪枝的大姐。“我就
看看。”我尴尬地笑笑。
她也冲我一笑：“是想

租店吗？打电话找房东谈
谈，月租———”她随即报了
个数字。我想起杰克和魔
豆的童话故事，身后那些
空空的店面好像被翠绿的
豆茎贯连，很快就会伸展
出柔曼的枝条，开出温柔
的花，结出饱满的豆荚。
“好，我想想。”我谢过

大姐，慢慢踱步继续走，无
意走进一家简约中式风格

的瓷器摆件店。老板是个
大男孩，正指挥店员摆放
新到的货品，我随手拿起
一件柴烧花器询价。男孩
认真地介绍花器的产地、
烧制工艺、如何摆放装饰，
又认真地说，这个价格，真
的不贵，和他的进价差得
不远。男孩老板还说，买满
五百元可以打九八折。

我笑了，不再讲价
了。我说，请帮我打包
吧，我要送给外地来开会
的朋友，给她插枝小花，
摆在书房的案头。我要告
诉她，下次来可不要这么
匆忙了，要留点时间逛逛
上海的小马路，这是上海
最有生命力的地方。让我
们喝杯咖啡，消费消费，
一起度过这个冬天。

郑辛遥

照顾好自己， 从 “罩” 开始。


